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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紐
約
人
還
在
睡
夢
中
，
市
立139

小
學
的
一
樓
大
廳
已
經
燈
火
通

明
，
如
同
白
晝
。
十
三
張
長
桌
朝
着
大
門
，
呈
凹
字
型
一
線
擺
開
；
與

其
並
行
、
相
距
五
呎
的
中
央
位
置
，
齊
刷
刷
地
豎
着
十
五
台
設
計
精
巧

、
呈
Z
型
結
構
、
看
上
去
頗
像
機
器
人
的
私
密
亭
；
私
密
亭
後
面
靠
牆

處
是
一
排
巨
型
掃
描
機
，
如
變
形
金
剛
般
可
開
可
疊
，
在
鎖
閉
狀
態
下

如
同
一
個
方
型
垃
圾
桶
；
掃
描
機
的
兩
端
各
置
一
台
放
大
機
，
其
功
能

誇
張
到
匪
夷
所
思
的
地
步
。
這
些
砸
重
金
配
置
的
﹁四
輪
驅
動
﹂
器
械

在
空
曠
的
大
廳
中
威
風
凜
凜
，
冉
然
一
副
星
球
大
戰
的
架
勢
。

每
張
桌
子
的
左
側
，
有
個
大
鐵
櫃
，
內
置
各
種
必
備

資
料
，
幾
十
位
男
女
正
在
緊
張
而
有
條
不
紊
地
忙
碌
着
。

他
們
並
非
來
參
加
什
麼
星
球
大
戰
，
而
是
為
紐
約
市
各
黨

部
國
會
眾
議
員
補
缺
選
舉
的
投
票
做
準
備
。
五
點
五
十
五

分
，
一
切
就
緒
，
各
方
人
員
︱
︱
諮
詢
員
、
翻
譯
員
、
檢

票
員
、
協
調
員
、
警
察
等
等
，
統
稱
紐
約
市
選
舉
局
的
僱

員
們
，
各
就
各
位
，
準
備
迎
候
六
點
鐘
前
來
的
第
一
批
選

民
。

本
次
選
舉
雖
說
只
是
在
民
主
黨
候
選
人
大
衛
．
魏
普

林
和
共
和
黨
候
選
人
鮑
勃
．
特
納
之
間
選
一
位
國
會
眾
議

員
，
替
補
因
臉
譜
醜
聞
而
被
迫
辭
職
的
安
東
尼
．
韋
納
，

這
並
不
減
少
選
民
們
的
熱
情
。
人
們
從
早
晨
六
點
到
晚
上

九
點
陸
續
來
到
投
票
站
，
認
認
真

真
地
履
行
着
憲
法
賦
予
每
位
公
民

的
義
務
和
責
任
。

選
民
中
，
有
來
去
匆
匆
的
上

班
族
；
有
扶
老
偕
幼
的
三
代
同
堂

；
有
搖
着
輪
椅
的
殘
疾
人
；
更
有

形
單
影
孤
、
或
拄
着
枴
杖
、
或
推

着
助
行
器
、
或
彎
腰
駝
背
步
履
蹣

跚
的
耆
老
們
。
面
對
這
些
風
燭
殘

年
但
拒
絕
攙
扶
，
一
寸
一
個
腳
印

地
艱
難
跋
涉
的
身
影
，
我
宛
如
看
到
了
一
座
座
豐
碑
，
高

大
、
挺
拔
。

選
民
安
妮
仍
然
利
索
，
當
掃
描
機
屏
幕
出
現
﹁謝
謝

您
的
投
票
﹂
字
樣
時
，
掩
不
住
滿
臉
歡
喜
。
﹁我
自
一
九

四
一
年
五
月
八
日
入
籍
以
來
，
從
未
放
棄
過
一
次
投
票
的

機
會
，
每
次
必
投
。
﹂
她
連
續
說
了
兩
次
：
﹁這
比
什
麼

都
重
要
！
﹂
選
民
們
發
自
內
心
的
那
份
自
信
和
責
任
感
，

那
種
﹁持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
的
精
神
氣
魄
，
是
社
會
教
育

、
家
庭
熏
陶
的
結
果
。
當
天
，
投
票
站
出
現
了
不
少
﹁迷

你
選
民
﹂
。
四
歲
的
里
卡
多
和
媽
媽
推
着
姥
姥
的
輪
椅
一

起
來
到
投
票
站
。
卡
爾
夫
婦
帶
着
他
們
五
歲
的
女
兒
來
投
票
。
等
候
登

記
時
，
小
女
瞪
着
一
雙
忽
閃
忽
閃
的
大
眼
睛
看
着
我
。
我
問
：
﹁你
是

來
幫
爸
爸
媽
媽
投
票
嗎
？
﹂
她
使
勁
地
點
頭
。
登
記
完
畢
，
夫
妻
倆
走

到
各
自
的
私
密
亭
，
輪
流
抱
着
小
女
，
讓
她
在
選
定
的
候
選
人
上
面
抹

圈
，
然
後
一
起
去
掃
描
。
投
票
後
，
小
女
拉
着
爸
爸
媽
媽
的
手
，
向
大

家
說
着
謝
謝
和
再
見
，
蹦
蹦
跳
跳
地
離
開
。

每
逢
選
舉
，
上
至
選
舉
局
，
下
至
各
黨
派
、
各
選
區
、
各
候
選
人

都
全
力
以
赴
。
他
們
都
派
出
各
自
的
督
察
員
，
穿
梭
於
各
個
投
票
站
之

間
督
戰
，
以
保
障
選
舉
公
平
、
無
誤
。

「吃香」這個
詞，漢語詞典中解
釋為 「到處受人歡
迎」之意，在我這
篇小文中則是 「受
重視、被關心、被
關愛」的意思。

現在老年人受到社會的尊重，處處受
到人們的關心和關愛，我作為老年人，對
此深有體會。

不久前和老伴一起去首都機場接女兒
從多倫多回來，見面後三個人高興地擁抱
在一起。女兒知道我腿腳不好，將行李交
給爸爸推着，她攙着我去找乘出租車的出
口。好容易找到，只見那裡已排起長隊，
我們正猶疑間，一個身着航空制服的姑娘
向我們走來，和氣地說： 「大爺大媽，不
要在這裡排隊，跟我來！」我們跟她走不
遠，一個寫着 「老人通道」的牌子赫然出
現在我們眼前，我們鬆了一口氣，走出通
道，沒多久就打上出租車，順利地回到家
。女兒高興地說： 「現在對老人可真是照
顧啊！」

北京公交車上，前面靠窗一排黃色座
椅，是 「老弱病殘孕」專座，我們每次乘
公交車都在那裡落座，如果黃色座椅已經
坐滿老年人，年輕人也會起身把他們的座
位讓給老年人。幾次和女兒外出，她看到
都很有感觸。更使她感動的是，一次乘車
外出，剛上車就有一位中年人給我讓座，
我推辭說： 「我只乘一站就下車，還是您
坐。」他卻說： 「您年紀大，一站也要坐
，您下去我再坐。」我謝了他，舒舒服服
坐了一站。

女兒說，在多倫多乘公交車，年輕人
從不給老年人讓座，因為老年人自以為身體健康，如給
他讓座，他會很自悲。這使我回憶起幾年前去多倫多看
女兒的往事。一天我們乘公交車去一個很遠的公園，中
途遇到一位老者拄着枴杖費力地上了車，正好站在我身
邊，我忙起身請他坐下，但他立即用手按住我的肩膀使
我坐回原位，並有些激動地對我說了許多話，意思是他
的腿雖然不好，但只是行走不便，站立還是可以的，所
以不需要別人讓位給他。我想，這可能就是東西方理念
的差異吧。

但不管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政府和社會對老年人的
關心和愛護還是共同的，在不少西方國家，老年人得到
很好的社會福利，晚年生活有了保障。我們國家對老齡
問題也越來越關心，採取的措施越來越多。就拿北京來
說，從幾年前開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都得到一張
《老年人優惠卡》，帶着它乘公交車免費，逛公園免費
，有一些餐館憑這張卡還給老年人打折。近年來，一些
社區增設了老人院，增添了各種養老設施。這些都給老
年人的生活帶來很多方便。針對醫療方面存在的問題，
政府正在採取措施，對老年人實施優惠。總之，老年人
在社會上越來越受到尊重，越來越吃香了。

希臘被譽為西方文明的
發源地，擁有悠久的歷史。
二○一一年希臘總理喬治．
帕潘德里歐宣布擬把歐洲聯
盟救援新方案交由公民投票
後不久，我到希臘旅遊。出

發之前，聽朋友說希臘人與所有歐洲人一樣，生
活懶散。當時並未當真，直到身臨此地後才發現
，希臘人的懶散確實名副其實。

按希臘公布的公務員上班時間，不管什麼部
門一律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包括銀行在內，
過了下午兩點再去，肯定大門緊閉。如果你在希
臘上午九點想約見某位政府官員，那非得等他慢
悠悠到了辦公室，喝完咖啡用完點心後方可被其
秘書召喚。政府辦公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由
商販了。到雅典的第一天，我的就餐時間就被嚴
重打亂，往往雅典時間下午四點鐘才可以吃上一
天裡的第一頓飯，等我匆匆跑到街頭買熱狗或者

Pitta的地方，那裡早已關得嚴嚴實實的。一打聽
才知道，希臘人是個嚴格執行午睡時間的民族，
每天中午吃完飯他們固定午休，而什麼時候醒來
或者醒來後還願不願意開門營業，都只能由他們
說了算。

不過，在希臘更可怕的還是過周末。本來生
活節奏就慢的希臘人，到了周六所有大小商店一
過中午就集體關門，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準備關
門的小型超市，想進去買點吃的，店員毫不客氣
地說： 「我們下午要休息，你明天早上再來。」
舉目望去，這座城市除了愜意地坐在路邊喝咖啡
的人外，似乎看不到一個為了生活四外奔波的生
命。

儘管這樣，希臘人頂多稱得上懶散，抑或悠
閒，而不是懶惰。在我的印象中，希臘人大都英
俊、文雅、乾淨，他們的街道、建築、陳設也十
分整齊清潔，一個國家能達到這種程度，他們的
人民不可能是懶人，惟一能解釋的是希臘人的生

活觀念與我們有很大差異。中國人崇尚艱苦、耐
勞和進取，而希臘人則喜歡安逸、知足與隨意。

到海邊曬太陽、品茶、喝酒、聊天、釣魚，
甚至只是對着湛藍的大海發呆，是希臘人最平常
的午後休閒。當然，還要再配上一杯咖啡，無論
是在咖啡館、街邊的露天茶座，或是在自己的車
廂裡。有人曾問一個希臘人，你們為何不好好工
作？希臘人慢悠悠地答道： 「工作為了什麼？」
「工作為了更好地賺錢。」那人脫口而出： 「賺

了錢又怎樣？」 「為了將來更好的生活。」 「我
現在過的難道不是最好的生活嗎？金色的陽光，
藍色的大海，清新的空氣，什麼都有了，我已經
在過富翁的生活了。」

由此可見，希臘人的懶散並不完全依賴於金
錢，它需要寬闊的胸懷、不隨從的獨立、對自己
的信賴和樂觀知命的性情。他們懶散背後所包含
的品質讓我敬佩，也讓我羨慕。

幾乎每個中國人的心中
都做着一個杏花春雨的江南
夢，夢裡必然有着一個既瀲
灩又空濛的湖──西湖。

西湖，水域面積只有五
個多平方公里，卻承載着太
多太多的歷史與傳說。它停

泊過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龍舟，實現着五代吳越國三世
五王保境安民的理想，庇護了一百五十三年趙宋王朝
的半壁江山。它激起金主完顏亮投鞭渡江、立馬吳山
之志，也引動康、乾二帝數下江南、恩寵有加。它是
白居易離去間的不捨勾留，是蘇東坡初見時的前生相
識，是張岱失國後的家園夢尋。它有幸掩埋岳武穆、
于謙、張蒼水的忠骨，卻無辜記錄了秦檜、賈似道的
賣國與荒淫。它容納了白娘子的千年不滅的幽恨，見
證了梁祝十里相送的深情。它書寫了北宋處士林逋
「梅妻鶴子」的孤高情懷，葬着錢塘名妓蘇小小的一

縷香魂，也為鑒湖女俠秋瑾留下片席湖山。它的暖風
微熏使遊人沉醉，而晨鐘暮鼓，又能斷世人諸般煩惱
……

西湖，從海灣到潟湖再到著名的風景湖泊，是一
部地質活動和人類活動相伴生的歷史，是自然和人文
共同創造的傑作。西湖的開發史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
，一位名叫華信的地方官，在西湖以東地帶築塘以抵
禦錢塘江鹹潮。此時的西湖雖然蒙昧初開，但是它與
生俱來的靈根與慧性，深深吸引了方外之人。東晉時
，著名道士葛洪在寶石山上結廬修道；印度僧人慧理
來杭州，見飛來峰一帶山峰奇秀，以為是 「仙靈所隱

」，就在這裡建寺，取名靈隱。
八二二年，年過半百的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

杭數年間，先是疏通李沁四十年前開鑿的六井，後是
整治西湖，築建湖堤。他築的堤據說是從錢塘門開始
，把西湖一分為二。堤內為上湖，堤外為下湖，平時
蓄水，旱時灌田。

堤築成之後，他專門寫了一篇《錢塘湖石記》，
詳細記載了堤的功用，保護方法、措施，刻石立於湖
邊。公元八二四年，白居易三年任滿，傾城百姓，簞
食壺漿，為他送行。臨別依依，白居易賦詩相贈：
「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凶

年。」
白居易治湖，不僅懷抱着 「民胞物與」的儒者境

界，也憑着詩人的審美眼光和藝術品味。他植樹栽荷
、築閣建亭、品題山水，西湖之美在他充滿愛慕、眷
戀的詩句裡，漸漸甦醒，如同一個春睡方醒的麗人，
巧笑嫣然、衣袂飄飄地步入世人的眼簾。白居易走後
，至五代吳越國定都杭州，百年間西湖又逐漸淤塞，
葑草蔓合，湖面縮小，蓄水減少。吳越天寶五年（九
一二年），錢鏐擬擴建牙城，有方士獻策，說填築西
湖，以建府治，可延國祚千年。錢鏐回答，百姓借西
湖水來灌田，填了西湖就斷了百姓的生路，何況哪有
千年不易的江山。他非但不填湖，還組織了撩湖兵，
專事疏浚，清除葑草，修理堤閘。錢氏保境安民與納
土歸宋的政策，使西湖遠離戰火，百姓富足，至北宋
時，它已然成就一番 「煙柳畫橋，風簾翠幕」（柳永
《望海潮》）之美。北宋熙寧、元祐間，蘇軾兩次蒞
杭，一次任通判，一次任知州。他第一次來杭時，西

湖已經有十分之二三淤塞了，十五年後再來，西湖又
小了一半，淪為 「茭田荷蕩」。

而且旱澇無常，百姓苦不堪言。公元一○九○年
，他以《乞開杭州西湖狀》一文上表宋哲宗，文中那
句著名論斷─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
不可廢也」，不僅使西湖多了一個美妙的喻體—
「眉目」，更重要的是它從朝政禮制、居民飲水、農

業灌溉、水利安全和官府稅收五個方面，列舉了 「西
湖不可廢」的理由，並提供了極具理性與智慧的可行
性與開工時機分析。這之後，一場前所未有的西湖整
治行動開始了，打撈出來的淤泥從南自北築起了一道
長堤，堤上築六橋，種桃柳，從此北山始與南山通，
這就是煙柳詩畫的蘇堤。蘇軾與白居易同樣高明之處
在於，他善於將實用與詩意結合起來，既解決實際問
題，又營造出藝術空間。蘇堤的築造不僅解決了淤泥
的去處問題，還開拓了西湖新的想像空間與藝術空間
。他在湖上立三塔以為標記，禁止在三塔內種植茭荷
，以防淤塞。以後卻衍化出著名的三潭印月之景。

蘇軾在杭期間，留詩三百多首。蘇公文章名重天
下，他的妙筆點染，何止是使湖山增色，更奠定了西
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
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千古傳唱的《飲湖上初晴後雨》深得西湖之風神
，大約從此時開始，西湖飲水和灌溉的功能漸漸淡化
，更多地以湖山勝跡的面貌被人所重，成為後世文人
墨客尋找和評價美的重要標尺。

南宋以杭州為行在，除了為西湖招致 「歌舞幾時
休」的罵名，最重要的貢獻當是 「西湖十景」品題活
動的出現，這不僅使西湖山水園林之美在詩意和藝術
情趣方面展現得更充分，也提高了人們對西湖美景的
欣賞品位。

南宋淳祐七年（一二四七年），杭州大旱，湖水
乾涸。郡守趙德淵對西湖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並從
蘇堤東浦橋至曲院風荷築起一堤，即趙公堤。

在楊孟瑛出任杭州知府前，西湖又遭荒廢已久。
他整整花了五年時間，才說動朝廷重治西湖。明正德
三年（一五○八年），楊孟瑛動用民夫八千人，歷時
一五二天，耗銀二八七零零兩，拆毀田蕩三四八一畝
，恢復西湖 「湖上春來水潑天，桃花浪暖柳蔭濃」的
舊觀。所挖的葑泥，一部分給蘇堤，將其填高、拓寬
。另一部分則另築一堤，從棲霞嶺起，繞丁家山直至
南山，與蘇堤平行，後人名之為楊公堤。

清代，浙江巡撫趙士麟、李衛等對西湖均有疏浚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李衛主持了有清一代規
模最大的西湖整治。五年後，因金沙港淤塞，李衛組
織民力挖沙築堤，從蘇堤東浦橋至金沙港，後人稱為
金沙堤。清嘉慶五年（一八○○年），才通六藝的浙
江巡撫阮元，對西湖進行了清代最後一次疏浚。將淤
泥堆積在湖心亭的西北，成為一個美麗的小島，即阮
公墩，與小瀛洲、湖心亭鼎足而立。至此，西湖 「長
堤數痕、島浮數點」的景觀格局基本完成。

兩千年來，西湖像一棵不斷成長的樹，層層枝葉
上繽紛盛放着各樣美、諸種好。它宜晴宜雨，宜月宜
雪；宜詩宜畫，宜興宜懷；宜僧道宜精怪，宜歸隱宜
濟世；宜情思繾綣，宜壯懷激烈；宜現世耽樂，宜超
凡入聖。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
誰能識其全。」 還是東坡先生最懂西湖啊。

又
是
一
年
畢
業
季
，
又
一
屆
大
學
生
邁
出
了
象
牙
塔
，
各
大
用
人
單

位
求
賢
若
渴
，
求
職
者
也
是
奔
波
於
各
種
招
聘
會
之
間
，
但
﹁就
業
難
﹂

問
題
卻
依
然
存
在
。
一
些
人
志
向
遠
大
，
一
心
想
要
成
就
大
事
業
，
但
是

，
要
麼
是
英
雄
無
用
武
之
地
，
要
麼
就
是
與
陞
遷
無
緣
。
說
到
此
，
我
們

倒
不
妨
回
望
古
代
，
看
看
古
人
是
如
何
求
職
陞
遷
的
，
想
必
會
對
今
人
有

所
裨
益
。

毛
遂
自
薦
，
一
鳴
驚
人

這
種
求
職
方
法
運
用
最
好
的
當
然
是
毛
遂
本
人
。
當
年
毛
遂
是
戰
國

時
期
趙
國
平
原
君
的
門
客
，
當
秦
軍
圍
困
趙
國
都
城
邯
鄲
時
，
平
原
君
奉

趙
王
之
命
到
楚
國
求
救
，
毛
遂
便
自
己
推
薦
自
己
，
請
求
跟
着
一
起
去
。

可
平
原
君
卻
根
本
沒
把
毛
遂
放
在
眼
裡
，
還
諷
刺
挖
苦
毛
遂
：
﹁我
聽
說

有
才
能
的
人
不
管
到
什
麼
地
方
，
他
的
才
能
就
像
錐
子
放
在
口
袋
裡
一
樣

，
針
尖
馬
上
就
會
破
頭
而
出
，
先
生
在
我
這
兒
呆
了
三
年
，
卻
沒
什
麼
舉

動
，
你
還
是
省
省
吧
！
﹂
然
而
毛
遂
卻
從
容
地
說
：
﹁問
題
是
你
一
直
沒

有
把
我
放
在
口
袋
裡
，
要
不
然
我
的
才
能
早
已
像
錐
子
一
樣
全
部
露
出
來

了
，
豈
止
是
露
個
尖
呀
！
﹂
平
原
君
一
聽
，
這
個
人
的

腦
子
反
應
夠
敏
捷
，
就
答
應
了
。
到
了
楚
國
，
平
原
君

跟
楚
王
談
了
一
上
午
都
沒
有
結
果
，
此
時
毛
遂
唇
槍
舌

劍
，
陳
述
利
害
，
豪
氣
沖
天
，
楚
王
終
於
答
應
派
春
申

君
帶
兵
去
救
趙
國
，
避
免
了
一
場
殺
人
屠
城
的
慘
劇
。

毛
遂
也
因
此
聲
威
大
震
，
並
獲
得
了
﹁三
寸
之
舌
強
於

百
萬
之
師
﹂
的
千
古
美
譽
，
可
謂
一
戰
成
名
。
毛
遂
瞅

準
了
時
機
，
最
終
自
薦
成
功
，
在
上
司
萬
分
危
急
而
又

束
手
無
策
時
挺
身
而
出
，
顯
示
出
非
凡
的
自
信
和
過
人

的
才
華
，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用
武
之
地
。

深
謀
遠
慮
，
高
瞻
遠
矚

馮
諼
是
歷
史
上
一
位
頗
具
傳

奇
色
彩
的
求
職
者
，
作
為
戰
國
時

期
齊
國
丞
相
孟
嘗
君
的
門
客
，
他

一
開
始
顯
得
平
庸
至
極
，
還
總
是

向
孟
嘗
君
要
這
要
那
，
猶
如
一
個

貪
婪
的
無
賴
。
孟
嘗
君
因
此
很
瞧

不
起
他
。
一
次
，
馮
諼
奉
命
去
孟

嘗
君
的
封
地
薛
城
收
債
，
他
問
孟
嘗
君
收
了
債
要
不
要

買
點
什
麼
回
來
，
孟
嘗
君
說
，
你
看
我
家
缺
什
麼
就
買

點
什
麼
吧
。
於
是
馮
諼
到
了
薛
城
，
把
所
有
債
券
當
眾

燒
毀
，
當
地
百
姓
深
感
孟
嘗
君
的
恩
德
。
馮
諼
興
沖
沖

地
回
來
交
差
，
說
我
為
你
買
來
了
﹁義
﹂
，
可
孟
嘗
君

見
一
分
錢
也
沒
收
回
來
，
於
是
非
常
生
氣
。
不
久
，
齊

王
聽
信
讒
言
，
讓
孟
嘗
君
交
出
相
印
，
退
隱
薛
城
，
薛

城
百
姓
聽
說
後
出
城
十
里
遠
迎
，
孟
嘗
君
這
才
意
識
到

馮
諼
的
遠
見
卓
識
，
開
始
重
用
馮
諼
。
後
來
馮
諼
通
過

聰
明
才
智
，
給
孟
嘗
君
定
下
了
﹁狡
兔
三
窟
﹂
的
戰
略
，
使
孟
嘗
君
重
新

做
了
齊
國
丞
相
，
而
且
地
位
愈
發
穩
固
。

孟
嘗
君
的
門
客
三
千
，
可
謂
臥
虎
藏
龍
，
人
才
濟
濟
，
要
想
獨
顯
鋒

芒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馮
諼
不
急
不
躁
，
高
瞻
遠
矚
，
暗
中
為
自
己
創
造
機

會
，
才
能
最
終
被
認
可
。

韜
光
養
晦
，
積
蓄
力
量

典
型
代
表
是
姜
子
牙
。
釣
友
們
垂
釣
都
是
用
彎
鈎
，
但
姜
子
牙
卻
用

直
鈎
垂
釣
，
上
面
也
不
掛
魚
餌
，
並
且
離
水
面
三
尺
高
。
別
人
見
他
這
樣

都
笑
他
愚
蠢
，
姜
子
牙
卻
說
：
﹁哥
釣
的
不
是
魚
，
是
明
主
！
﹂
這
種
奇

特
的
釣
魚
方
式
終
於
傳
到
周
文
王
姬
昌
的
耳
朵
裡
。
於
是
姜
子
牙
得
以
出

山
，
後
來
輔
佐
文
王
的
兒
子
武
王
成
就
了
一
番
霸
業
。
其
實
姜
子
牙
何
嘗

不
知
道
直
鈎
釣
不
到
魚
，
他
只
是
通
過
這
種
不
合
常
理
的
做
法
引
起
了
別

人
的
注
意
，
可
謂
用
心
良
苦
，
這
種
才
能
和
耐
心
都
是
值
得
我
們
後
世
學

習
和
借
鑒
的
。
但
是
也
得
遇
到
像
文
王
那
樣
的
識
才
愛
才
之
人
，
如
果
遇

到
牛
哄
哄
的
主
兒
，
恐
怕
要
釣
一
輩
子
的
魚
了
！

天降大任於斯人 悠 然

老
年
人
越
來
越
吃
香

言

青

總相宜 湯 敏

懶
散
希
臘
人

南
方
雲

古人「求職陞遷」有高招
劉 亮

夏賞綠荷池，是暑天的一大
快事。其實，荷花不僅令人大飽
眼福，也使人一飽口福。

荷花入饌歷史悠久，宋代林
洪的《山家清供》中就收錄了荷
花的菜餚。宋《清異錄》載：郭

進家能作蓮花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
（荷花），作十五色。據《清稗類鈔》等書記載：當時
江南的一些寺院，如南京的雞鳴寺、蘇州的寒山寺等，
素食中也用荷花入饌的。如今，隨着鮮花飲食潮流的興
起，荷花佳餚與其他花饌一樣，正為人們所刮目相看。

荷花花瓣營養價值高，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脂肪、
澱粉和糖類。此外還含有鈣、磷、鐵、鋅等礦物質及維
生素C、B、A、E等。特別是所含的多種游離氨基酸，
更易為人體所吸收。這些營養物質能增強體質，延年益
壽。

荷花食用方法多樣，炸、燒、煎或做湯等，皆可成
美味。如荷花麵，清香爽口，清暑解熱；用鮮嫩的荷花
和肉爆炒，製成荷花肉，味美可口，清香誘人；荷花煮
粥，清香可口，撩人食慾；炸荷花，花香芬芳，鬆脆味
美。荷花一經巧手烹製，還可成為地方名菜，如魯菜、
川菜中皆有 「炸荷花」名餚；滬菜中的 「荷花栗子」等
，皆為食客們所津津樂道。

荷花亦可入藥。它性味甘苦而溫，無毒。有活血、
去濕消風的功效，多用於治療跌損嘔血、天泡濕瘡等疾
病。《日華子本草》記載荷花具有 「鎮心、益色駐顏」
的功效。

現推薦幾種荷花菜饌的烹製方法：
荷花粥
取潔淨、新鮮荷花十五克、粳米一百五十克。先將

水煎煮荷花五分鐘待用。用粳米煮粥，煮至八成熟時放
入荷花，直至煮熟。加適量的白糖，即可食。

炸荷花
用料：鮮荷花五朵，蛋清二個，水豆粉五十克，熟

豬油約一千克（消耗一百左右），白糖一百五十克。
製法：在五朵荷花中選取大小均勻的花瓣三十瓣，

修去邊角，洗淨，晾於大盤內。蛋清與水豆粉製成蛋清
糊；炒鍋置中火上，下油燒至攝氏二百度左右時，端離
火口，待油溫降至攝氏八十至九十度時，將花瓣逐一在
蛋清糊內裹一層糊，放入油鍋中炸至酥脆，撈出，盛入
盤內擺好，撒上白糖即成。

荷花入饌
繆士毅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繽繽
紛紛
華夏華夏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錢
鍾
書
《
談
藝
錄
》
（
補
訂
本
第
三
百
四
十

七
頁
）
有
語
云
：
﹁余
於
晚
清
詩
家
，
推
江
弢
叔

與
公
度
如
使
君
與
操
。
﹂
﹁使
君
與
操
﹂
，
用

《
三
國
志
．
蜀
書
．
先
主
傳
》
﹁今
天
下
英
雄
，

惟
使
君
與
操
耳
﹂
之
典
。
此
雖
為
熟
典
，
惜
錢
先

生
不
慎
而
所
用
未
當
，
以
下
略
為
說
之
。

﹁今
天
下
英
雄
，
惟
使
君
與
操
耳
﹂
，
即
著

名
的
﹁青
梅
煮
酒
論
英
雄
﹂
故
事
中
曹
操
對
劉
備

所
說
之
語
，
﹁使
君
﹂
指
劉
備
，
﹁操
﹂
為
曹
操
自
稱
。
﹁使
君
與
操

﹂
，
即
﹁你
與
我
﹂
或
﹁我
們
二
人
﹂
之
意
。
如
宋
人
劉
克
莊
《
沁
園

春
．
夢
孚
若
》
詞
：
﹁天
下
英
雄
，
使
君
與
操
，
餘
子
誰
堪
共
酒
杯
。

﹂
即
指
方
孚
若
與
自
己
。
劉
辰
翁
《
鶯
啼
序
．
感
懷
》
詞
之
﹁古
人
已

矣
，
天
下
英
雄
，
使
君
與
操
耳
﹂
，
亦
指
所
念
故
人
與
自
己
，
所
以
其

下
有
﹁黃
紙
除
君
、
紅
旗
報
我
﹂
句
。
劉
辰
翁
《
水
調
歌
頭
》
詞
又
有

﹁大
小
盧
仝
馬
異
，
天
下
使
君
與
操
﹂
句
，
說
自
己
頗
受
耐
軒
公
賞
識

推
許
而
有
﹁小
耐
﹂
之
號
，
真
成
盧
仝
馬
異
，
大
有
天
下
英
雄
惟
吾
二

人
的
意
味
。
今
人
張
大
千
題
謝
稚
柳
《
槲
樹
啼
猿
》
圖
之
詩
有
﹁天
下

英
雄
君
與
操
﹂
，
指
謝
稚
柳
與
自
己
。

可
知
，
用
﹁使
君
與
操
﹂
之
典
，
應
指
對
方
（
或
某
人
）
與
自
己

，
而
不
當
用
來
指
自
己
以
外
的
兩
個
人
。
因
錢
鍾
書
為
大
家
，
《
談
藝

錄
》
為
名
著
，
偶
誤
用
此
典
可
能
貽
誤
讀
者
，
故
特
為
指
出
。

﹁使
君
與
操
﹂之
典
不
可
誤
用

馬
其
鈍

淡
妝
濃
抹
總
相
宜

（
攝
於
西
湖
）
真

如


